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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所周知，“鸿”字作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向之一，其本身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涵的展开

随其字形、字义的演变不断丰富。从其字形演进看，“鸿”字经历由 到“䲨”到“鴻”的变化。根

据其字义演进发现，鸿字不仅具有字形直观形式方面的审美意境，即：从江、鸟的字形结构表达了对自

然生态的关怀；更具有从字义引申出诸如“雁足传书”“鸿鹄之志”的精神层面的审美意境。因此，本

文拟通过对“鸿”字进行相关考察，揭示“鸿”字对古人生态关怀、情感表达、理想抱负所彰显的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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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the word “鸿”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ntion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The expansion of its connotation is constantly enrich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its shape and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its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 “Hong” has experienced changes from  to“鸿”.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 of its mean-
ing, “鸿” not only has the aesthetic conception of intuitive form, in which main body has integrated 
rive and bird, showing the ecological car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t also has the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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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spiritual aspects, such as “wild goose messenger” and “lofty ambition”, 
derived from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ea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d “鸿” to the ancient people’s ecological care,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ideals and aspira-
tions through the relevant investigation of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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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鸿”的字源追溯及字义引申 

现代汉语中的“鸿”字的字形结构十分具有美感，就现代汉语论域本身来考察“鸿”字，属于“水”

旁、“鸟”部，直观字义为“水边之大鸟曰鸿”，但是这部件分解法似乎无法解释偏旁和部首之间的“工”

作何用，这可以说是汉字简化运用所存在的不足，因此，要想准确第把握“鸿”字的字形结构及字义成

因，还必须回到“鸿”字的字形演变进程中去寻找。 
“鸿”字的初文是 ，指大雁一类大鸟，隹部，也即是鸟部，在古文中“隹”与“鸟”同形，这

可以从甲骨文的字形构造中确证。 

，这两个形式的甲骨文都将“隹”部的本义“鸟”形象的表示出来，就好像大雁高昂 

着头颅冲向天际一般，那些行云流水的笔画走向就像是大雁那被风扬起的羽毛，迎风疏疏第舞动着。正

如《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所载：鸿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长颈，肉美如鹰。如此赋形，将大雁

的优美形体生动地描绘在眼前。将鸟的形象生动地融合到赋形过程中并不难理解，但缘何要将“工”字

用作“鸿”字的初文赋形中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专门考察“工”字的初文本义才能完成。“工”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为

汉字一级属，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具有十分丰富的应用，但在“鸿”字的初文本义中，运用到“工”部的

原因只能是基于“工”字本身的语义，即：指事造形。“鸿”字初文“䲨”之所以在赋形时用到“工”

部，是因为最初被命名为“鸿”的那部分大雁生活在人工河水系——鲁西地区的五湖一线水系之中，有

“人工河水上之雁”的意指。《说文》释：“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工”本义是矩，一种曲

尺，引申义多指能工、巧匠。鲁西地区的五湖一线水系是龙山文化时代由共工氏领导实施大规模治水工

程留下的硕果，这一南北通向的水系是在原有天然湖泽系统基础上由人工建成的水道。因古时将治水这

项任务称为“共工”，治水者称为“共工氏”，《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为水师而水名。

又由于南北迁徙的大雁宿居于五湖一线水系的湖荡中，故此地的大雁被特地命名为“鸿”。 
除此之外，愚以为，“䲨”尚可作“具象造形”的解释。《工部》巨下云：“规巨也，从工，象手

持之。”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则指出，按：工为器物，故人能以手持之，若工第为巧饰，安

能手持乎……以字形考之，工象曲尺之形，盖即曲尺也。也就是说，除“施以人工”的引申义之外，就

“工”的字形来讲，还表示一种“规矩”的形态，而大雁的迁徙形态，呈人字或一字型排开，队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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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密，如工字一般结构简易却不失稳固。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鸿”字的初文与本义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而当“鸿”

的初文本义在继续历经指事、具象、会意、形声等的打磨后，其字形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或是由于

“水”旁比“工”部更具有江河的指示性，因此“䲨”演变出“水”旁，至此，“鸿”的现代字形基本

形成。其含义也实现了多种引申：如鸿雁作为一种候鸟，一方面便被古人视为“信使”，以寄托游子的

思乡之情；另一方面，这种稳定的迁徙规律，在古人眼中就是忠贞象征，古时候婚嫁礼仪的“三书六礼”

中有纳采这一基本程序，而所谓纳采，就是男方家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前，女方同意后，男方会备上一

只活大雁作为彩礼，前去求婚，以表示对婚姻的忠贞，是十分美好的寓意。 
鸿雁作为一种高空飞鸟，有很强的集体意识，雁群的领导者不仅要求身强体壮，还必须时刻具备危

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不仅体现在雁群休憩的安全保障工作中，更要求尽力在迁徙时保证无雁掉队。因

此，要想捕捉大雁是十分困难的，稍有不慎便会“惊鸿疾飞而起”而古代婚礼中要求用雁“纳采”，就

十分考验捕捉者的智能和体能，能捕捉到大雁的人定是智勇双全之士。基于对鸿雁习性的认知，鸿雁又

被看做是一种高远的志向代表。 

2. “鸿”字的审美表达方式 

可以说，“鸿”字不管从本义还是从引申义来说，都十分具有审美的探索意义，概括来说，有两种

审美表达方式：对自然对象的直观式审美——即表现为对生态自然的关怀；精神生活维度的意象式审美

——即显现为人之情感的寄托和志存高远的人生理想。 

2.1. 直观式的审美表达——对生态自然的关怀 

自然生态关怀层面的审美表达是对“鸿”字字形字义的直观。从字形上讲，现代汉语中的“鸿”字，

已然在以前字形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并且更好地体现了其从江、鸟的字义，建构出一幅湖荡与天一系，

雁于丛中安然栖息的和谐美景。相比于现代社会，古时期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自然的联系十分紧密，可

谓是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因而自然环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所有的自然要素

中，水源又是更为首要的存在。水作为生命之源，古人不仅要用水、更要治水，水系稳定有助于居民日

常生活的稳定，而洪水泛滥则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中国自古从“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服官

济世水利为先”等治水观念的产生，到形成《水令》、《河防令》等制度使治水用水有章可循，无不体

现了古人对于自然水系平衡稳定的重视。雁群择良地而栖，被其选择为栖息地的地方，必然是水系稳定

且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之地。 
基于前文的梳理，再考察“鸿”字的字形字义，在其赋形寓义之时是否就蕴含着对水文生态和谐稳

定的美好期许呢？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命名为“鸿沟”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这一观点印证呢？ 

2.2. “鸿”之意象式的审美表达 

所谓“意象”，即客观物象是基础，主观情意在客观物象的基础上进行加工，二者缺一不可，且客

观的物象与主观意象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共通性。就意象的构成逻辑来讲，凡称得上意象的对象，必然蕴

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而“鸿雁”作为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经典意象，在历史的积淀下，其内涵的审美价

值更显丰富和深刻。概括来说，鸿的意象式的审美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寄托情感思念和表达志向

抱负。 
1) 假“鸿雁”以寄哀思 
春来秋去、南来北往是鸿雁的生物习性，早在《礼记·月令》中就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孟春之月

鸿雁来，仲秋之月鸿雁去。”但这种生物习性落入离家游子的眼中，却也好似在漂泊，于是，鸿雁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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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意象就表征着居无定所的漂泊流浪者，迁徙大雁的鸣叫，似在悲鸣游子的凄凉处境，谓之“哀鸿”。

“哀鸿”这一意象的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鸿雁》中：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爱及矜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 

鸿雁挥展翅膀肃肃起飞，穷苦的人儿也要背井离乡去服劳役了；鸿雁只能飞到沼泽中央歇脚，象征

着那些不幸的人儿被迫在役地劳作，他们筑起一道道高墙，却不知自己的安身之地在何处，唯有以悲哀

作歌，却被“愚蠢”的富人讥笑，那鸿雁划破天际的哀嚎，就像在表达流民心中的怨愤。此诗是宣王使

臣安集流民所做，该诗中反复运用了复沓的句式，使鸿雁行动轨迹与劳民流民的颠沛流离形成对照，以

鸿雁的飞翔、落地、哀鸣比兴流民的苦难凄凉。 
自“《诗》借鸿雁表达了背井离乡的服徭役者的痛苦哀怨……‘哀鸿’成了历代流民离乡背井四处

漂泊的代名词，传统的‘雁文化’也就深深烙上了漂泊流离的凄凉意境”[1]。后《大戴礼记·夏小正》

又在表征颠沛流离的基础上深化出游人怀乡的情感： 

“雁北乡。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

生且长焉尔。‘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

也，故不谓南乡。” 

“雁北乡”，即雁北向，北向之处，是大雁的家乡；遰鸿雁，遰往之南向，不是大雁的家乡，所以

不说大雁朝南飞，而是说遰往南方的大雁。古人借此来表达，家乡和暂居地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唯有家

乡的方向才是回归的方向，而家乡以外的其他地方永远都是“遰往”之处，是离开的方向。这种比兴手

法的运用，让人闻之便心生对家乡绵延深重的思念。 
将鸿雁象征为信使，是怀乡之情的继续深化。鸿雁的这一意象最早见于《汉书·苏武传》，苏武是

汉武帝时期的中郎将，受命出使匈奴后被无理扣押，在北海牧羊十九年，终于在汉昭帝时期得以回国，

《汉书·苏武传》中载：“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

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2], p. 124)“雁足传书”并

非真正将大雁当做信使，此典故形成的原因更多的在于鸿雁本身的南北迁徙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好

意象。此后，“鸿雁传书”或“雁足传书”的典故便流传下来，与人们的思乡情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鸿雁的意象不仅是游子思乡之情的寄托，也是情爱相思之情的寄托。对于这一意象的运用最为脍炙

人口的作品当属李清照的《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秋月皎皎，荷已残，冷滑如玉的竹席，透出深深的凉秋。残藕、秋月、落花，全篇似乎都是在写深

秋的凄冷，但实际上是用含蓄的笔调传达了作者对于丈夫痴痴盼归的心情，一种相思两处愁，谓见雁如

见故，实则鸿雁知归，但故人不再。含蓄的笔调却渲染出浓重的相思之情。 
分别乃是人生之常，或是颠沛流离的困顿感、或是两处相思的无奈感，这些离别的愁绪郁结于心难

以纾解，唯有假鸿雁以寄哀思，将哀思附于鸿雁，为内心的压抑和无奈寻求一个情感的宣泄口。 
2) 假“鸿雁”以喻远志 
贤人远志是鸿雁的另一意象。这一意象最初见于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日：“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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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也？”陈涉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燕雀不知鸿鹄之志，这种认知的差距，就生物本性来讲，是形体、习性方面

的差距造成的，燕雀形体娇小，易于藏身，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不是很苛刻，常见的树林就可以。但鸿雁

形体较大，对栖居环境的要求较高，因此他们必须展翅高飞，寻求宜居之地。燕雀与鸿鹄的这种习性差

异，被拟人化后，飞行高度便等同于眼界，对栖居环境的要求则代表着人的不落俗流，正如自幼耕田的

陈胜，心智并没有被局限在田埂之中，反而相信终有一天能够摆脱这种贫苦的状态，正因为有这种志向

和勇气，后来陈胜果断抓住时机，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划时代口号，完成命运的跃迁。 
这种对于物种的拟人化的解读，就像《庄子·内篇·逍遥游》中蝉和雀讥笑大鹏“扶摇而上九万里”

的气节一般： 

蜩与学鸠笑之日：“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

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目光短浅的人永远无法理解志向远大者的壮志凌云，反而会讥笑有志者为实现理想所牺牲的时间和

精力，鸟雀起飞碰到树枝便止步，认为那就是他们飞翔的极限。而鹏雁志存高远，唯有广袤的天空可以

承载其飞翔的梦想，长途跋涉也并不能阻挡鹏鸟迁徙决心，时节的变化意味着当下的环境不足以满足鹏

雁生存的需求，展翅飞向远方便意味着不被禁锢在当下的环境中，于是，迁徙意味着决心、勇气、自由

和自信，这与志存高远的贤人志士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因此，鸿雁又常被用于隐喻远大的志向。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不管多么有才能的人，总会面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的迷

茫，更会面临“两地江山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3], p. 1038)的失落，于是，原本代表着远大志向的

鸿雁，也在怀才不遇、意不自得成为常态以后，从“鸿志”引申出“孤志”的意象，如西汉贾谊在《吊

屈原赋》中写道： 

鸿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临中国之众人兮，托回飚乎尚羊。乃至少原之野兮，

赤松王乔皆在旁。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

余之故乡。鸿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夫鸿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

之逢乱世哉！([4], pp. 233-236) 

贾谊认为，贤者应该具有俯瞰山川的胸怀，和高望远虑的气节，但是君主身边奸佞之臣众多，贤者

难以近身，稍有不慎还会被奸臣迫害。现实尽管十分困顿，但精神是自由的，可以像鸿雁那般乘风而起，

在天地间徜徉，但是对君主国家的担忧仍挥之不去，忠君报国的志向从未动摇，奈何奸佞的排挤迫害和

君主的冷淡已然使得能人志士犹如失势的鸿雁、神龙，连蝼蚁也能来踩上一脚。鸿雁的受困在此时又表

征着贤人失志的愤慨。 
鸿雁的意象是对鸿雁进行审美的主体，《诗经》中的“哀鸿”奠定了鸿雁表征流民、劳民“颠沛流

离”的基调。后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发展，鸿雁的意象也随之发展出许多的引申，有游子、诗人骚客

的怀乡之情，有女子的相思之情，更有怀才不遇的困顿之感等。在历史的发展和积淀后，鸿雁的意象已

然十分丰富，但总的来说，可以归属为两类：一类是包含怀乡、怀情的哀思；另一类则是“以雁咏志”，

将高飞的大雁表征远大的志向或以翩然而去的大雁表征抱负志向落空的悲哀。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的

苦闷，还是时代带来的压抑，人们总是爱借雁倾诉”([5], p. 118)。 

3. 结语 

“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美学范畴，历来学界不乏对“鸿”的研究，但是以往的研究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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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鸿”的既定字义展开，以分析诗词作品的方式直接阐释“鸿”的文学意象。读者在研读这些作品时

难免会对“鸿”之意象的来源产生疑问，愚以为，要使“意象”不致成为“臆想”，从该字字形的塑形

逻辑层面进行考察是最为客观的路径，但实际上，从“鸿”字的塑形及演变层面对“鸿”的意象进行解

读的作品却非常有限。愚作正是尝试对这一短缺进行补充，从“鸿”字的初文本义入手，分析其塑形逻

辑，在字形变化的基础上进而分析其意象的形成和转变，将这一工作作为基础，以期贯通“鸿”字的审

美研究的直观形式和主观形式，使之不仅具有文学艺术层面上的美感，更具有逻辑建构层面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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